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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一吹，豆荚摇响了银铃，山
芋撑破了田垄，花生挤破了地皮，稻
穗笑弯了腰，柿子涨红了脸……

饱满的秋天，田野里到处都鼓
胀着成熟的喜悦，这都逃不过孩子
们的目光。

村里的孩子下午放学早，放鹅、
放牛的活儿，自然落到了他们身
上。将鹅赶到冈头上吃青，将牛拉
到山坡上啃青，孩子们丢下放鹅竿，
将牛绳绕到牛角上，扎猛子一般扎
成一堆，商量着烧冒烟豆去。

先去山上的松林里抱上几抱松
毛，又折回来几捆树枝，再去田间
抱上几抱稻草，烧冒烟豆的燃料总
算备足。

有人溜进豆荚地，将外套脱下
铺在地上，然后从枯黄的秸秆上捋
下一把把饱鼓鼓的豆荚，包进外套
里。有人下到花生地，挑一块花生
秧长得茂盛的地块下手，双手抓住
花生秧，猛地向上一提，一嘟噜麻脸
花生便从泥里拔出，抖去根部的泥
土，一摘就是一大把，塞进了裤口
袋。还有人摸到了山芋地，用手去
扒，仅能晃动些小土块，只得四处
寻找工具。折一节树枝插进地缝，用
力一掰，“扑”的一声断了，又拿来
放鹅竿，用粗的那一头插进土里，
没能撬开土块，还差一点把竹竿折
断。不知是谁找到了几块大瓦片，
一点一点地往下挖，终于看到了山
芋粉嘟嘟的脸，挖的劲头更足了，不
大一会儿，几只胖乎乎的山芋便捧
在了手中。掰玉米是轻松的活儿，
只需专挑那些粗壮的玉米棒下手。

“嗤……”火柴擦着了，松毛被
点燃，再将蒿草添上去，待火势旺起
来之后，压上树枝，一股股黑烟“腾”
地升起，呛得孩子们流出了眼泪。
他们揉揉眼，将花生、豆荚、山芋、玉
米棒一股脑儿埋进火堆里，一边用
木棍挑着柴火，防止压得太实而熄
火，一边不停地往火堆里添加柴草。

秋空如洗，一缕狼烟从地头冒
出，向天空进发，裹挟着新成熟的果
实香味儿，向白云报告着秋天的丰
腴，向村庄传播着丰收的喜讯。

如果说烧冒烟豆是泄露秋天收
获的前奏，那么孩子们便是秋天果
实的尝鲜者，他们比成年人更迫不
及待地深入到秋的深处，去亲手叩
击果实的门扉，并用火一般的热情
去体味果实的原香。

烟渐渐淡下去，围着火堆的孩
子们，头发上落了一层灰白色的烟

灰，但笑容却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余火未熄，已有人用树枝在拨拉着
厚厚的一层烟灰，每拨拉一下，都有
收获。几粒黄豆炸开外衣滚落出
来，几颗黑乎乎的花生躺在灰中，山
芋灰头灰脑地裹在烟灰里，玉米棒
上面密布着黑乎乎的玉米粒。

抢过一只山芋的孩子，双手被
烫得不知往哪儿放，把山芋从左手
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嘴里
还不停地对着山芋吹着凉气，交替
换手多次后，山芋不再烫手了，这才
撕开黑乎乎的山芋皮，一股喷香夺
皮而出，馋得他涎水直流，猛地咬上
一口，又烫得牙齿要搬家。

灰里像是藏着无数个宝贝，一
拨拉便惊喜不断，孩子们抢着吃着，
十指被染得漆黑，人人都吃成了大
花脸，他们吃着乐着，根本没在意太
阳已悄悄溜到山那边。

直吃得天快要与灰一般黑，他
们才想起冈头上的鹅、山坡上的牛，
赶忙分头去找，庞然大物的牛，早
已腆着饱肚躺在草地上不停地反
刍。那一群白鹅却不见了踪影，吓
得放鹅的孩子大哭，伙伴们赶过
来，满冈都找遍了，没有，河沟也
搜过了，也没有。

暮色罩下来，一切都已朦胧，那
一群白鹅莫不是随太阳翻到山的那
一边去了？

放鹅的孩子一路哭着向家里
赶，伙伴们也为他找不到鹅而担惊
受怕。

前脚刚进村，夜色后脚就跟着
来了，家家户户已掌上了灯，放鹅的
孩子刚走到家门口，惊见门前的场
地上，一只只白鹅蹲在地上，把头插
进翅膀里正呼呼睡大觉呢。

接出门来的孩子娘嗔怪道，天
黑了，鹅都知道回家，人却忘了回
家。怪就怪冒烟豆太香太好吃，要
不是烧冒烟豆，也不会找鹅找得急
哭了，是不是？

大伙儿听了，都捂着嘴笑，殊
不知，黑乎乎的手指把嘴唇涂得更
黑了，无形中更暴露了烧冒烟豆的
事实。

那放鹅的少年就是我。
又到了果实累累的秋日，真想

邀昔日的伙伴一道，再去田间地头，
烧一回喷香的冒烟豆。

喷香冒烟豆
凌泽泉

今晚又挣了一百！这个月的生
活费不需要家里给了。

我怀抱着吉他，高兴地数着钱，
然后装进口袋，在上面按了按，跨上
自行车，准备返回学校。

能为我唱首歌吗？
隐隐约约，我听见有人说话。左

右看了看，一溜大排档上几乎没有了
人，只有街边有些阴暗的角落里好像
有个人影。我听错了？再跨上自行
车，准备走。

能为我唱一首吗？
这回听真了，是有人在对我说

话，就是角落里的那个人影。我拉
着自行车，小心地靠近。噢，是个
乞丐，难怪。白头发白胡子，够老
的。身上有些味道，刺鼻得很，我
捂着了鼻子和嘴巴。他手伸着，枯
瘦 得 像 根 柴 ，手 指 窝 着 ，还 在 颤
抖，手心里是零零散散一小叠一元

硬币。
哟，倒知道规矩，10 元一首，连

钱都准备好了，还先付账呢。
我嗤之以鼻，这样的乞丐可骗了

不少我们学生的钱。有的装成残疾，
在地上爬，有的腿吊在脖子上，要多
可怜有多可怜，赚尽了同情的眼泪和
钱。一转身，换个装，坐在高档饭店
里大吃大喝，据说家乡都盖起了小洋
楼，富着呢。都是这样赚来的，报纸
上有报道过。

他们的钱，不赚白不赚。我停好
自行车，伸手轻巧地从他掌心里夹起
硬币，数了数，正好十块，装进口袋，
问他：要听什么歌？

乞丐声音嘶哑着，颤颤地说：就
你刚才唱过的，那个回家的歌。

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我今晚唱了
好几次的王杰的《回家》。调了调弦，
我开始边弹边唱，“我走在清晨六点
无人的街/带着一身疲倦/昨夜的沧
桑匆忙……”

恍惚间，我听见哽咽的声音，没
心思管它，已经不早了，赶紧唱完了
事，明天还得上课呢。歌一唱完，我
连惯有的谢谢和再见都没有说，呼啦
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的最
后一首歌，又是他点唱的，还是《回
家》。唱就唱吧，给钱就唱，反正我
是付出劳动得到的回报，不像他是
厚着脸皮讨来的。如此一想，我唱

得行云流水，钱拿得也心安理得。
可接连几天都是如此，我有些动摇
了，那么老的老人家，还是个乞丐，不
会有什么隐情吧？

恰逢周日，我决定今晚不卖
唱，盯着他，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
的乞丐。他只是窝在那，跟前放个
破铁皮饭盒，从不叫喊哭诉，也不
缠着过来过去的人，主动给钱的很
少，一晚上下来，好像只有几个硬
币投在他的饭盒里。

是货真价实的乞丐？他弓着苍
老的身子，缓慢地起身，准备离开
了。干脆，继续跟着他，看看他住在
哪。拄着木棍，一步三晃，晃了老半
天，竟然是一个桥洞下。我的心有些
酸酸的，怏怏地回了学校。

把钱还给他？突然间，我有了
这个想法。赚他的钱，我心不安
的。可他会要吗？想来想去，没想
明白。

第二天晚上，我继续到龙虾一条
街唱歌，奇怪，怎么没看到他呢。唱
了几首，怎么也没有激情，注意力也
不集中。我撤了出来，骑上自行车，
来到他住的桥洞下。

只见他躺在那，一动不动，我伸
手在他的脸上探了探，很热。

老人家，您感冒了？
老人睁开眼，看见是我，眼底闪

过一抹光亮。缓缓坐起身，幽幽地
说：没事，习惯了。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唱歌呀。不收钱的。
老人望着我，又有一抹光亮闪

过，再闪过。我调了调弦，开始唱：
“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的街/带

着一身疲倦/昨夜的沧桑匆忙，早
已麻木/……我不在乎有没有梦里
的天堂/握在手中的票根是我唯一
的方向/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
前方……”

老人在哭，伤心地哭。我停住
了，问老人：我能听听您的故事吗？
老人的哭声慢慢减小，长长地出了口
气，然后开始讲述。

老人家在北方，一直无儿无女，
老伴去世后，在家待不住，就离开
家出外讨生活。从北方到南方，一
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走，十几年
了，跨越了好几个省，有几千里
了，想家了。想到老伴的坟上去看
看，草该多深了；地早就荒了，茅
草成林了；老屋只怕已经倒了，乡
邻们不知道可认得自己了。这辈
子，还能活着回家吗？

我是含着泪离开老人的，没骑自
行车，一直推到了学校。想了一晚，
我有了个主意。

第二天，我召集来几个要好的同
学，借来学校的架子鼓、电子琴等乐
器，在街头拉起一个横幅，上面写道：

给回家一条路！！！
我们的义演非常成功，场面也

让我们很感动。好心人还是很多
的，比我想象中多得多。我，还有一
大帮同学们，为一身新衣的老人买
好回家的车票，装上满满一包吃食，
再把一叠钞票郑重地塞进老人的口
袋，把老人送上了动车。

动车启动了，我看见一张苍老的
脸贴在车窗上，拖着两行汹涌的河，
像一张美丽的窗花！

回家的路不遥远
丁迎新

秋原 李海波 摄


